
外面的世界
——日 本工厂生活

叶广 芩

到日 本的第二天 ，我便开始东
奔西跑 ，把 目 标放在工厂 ，放在打
工的 中 国 留学生们身上 。他们说 ，
我们在 日 本工厂干活的苦辣酸甜真
是一言难尽哪 ！你该下来跟我们干
几天……

于是我去了 ，自 然隐瞒了工人
报社记者的身分 ，据说 日 本人最讨
厌的就是记者 ，我不知 日 本的 同行
们是何以砸了 自 己 的牌子 。在 日 本
的工厂里 ，我以中 国人的眼光和感
受来观察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相
当陌生的世界 ，将 自 己 的喜怒哀乐
与中 国 留学生 ，与 日 本的工人融在
一起……

我被开除了
日本茨城的筑波山 下有个叫伊

贺屋的洗衣场 ，专给各大宾馆洗烫
被单 ，活计不是很累 。中 国 留学生
原先都在那里打工 ，人数多时每天
可达二十几人 ，国语喧喧可谓壮观 。
如今只剩下一个人在坚持了 ，说坚
持也是半月 去一次而 已 。问为甚都
不去了 ，答 日 ：不是人呆的地方 。

我想看看 “不是人呆的地方 ”究
竟闹的什么鬼 ，骑上车就去了 。路不
近，猛蹬 了 一小时二十分钟才 到 ，
进门便气喘吁吁地说是来打工的 。

首先受到厂方的严格审查 ，连
孩子上几年级都问到了 ，我想这是
必要的 ，便一一作答。然后约定上
工日 期 ，每个钟点八百 日 元 ，一天
干够八小时 ，下班给钱 。工钱尚可 ，
但一想路上来回耗去的三个钟头 ，
便觉有些冤 ，更何况询问者冷冷的
目光让人浑身不 自 在 。

第一天去便进车间干了 ，工 间休
息时 ，休息室的长条桌上摆了厂方招
待的点心和茶水 。来之前留学生们嘱
咐过 ，休息室内不可乱坐 ，只角上的
四把椅子才属中 国人 。遵嘱寻到 “中
国人的椅子”坐下 ，却见茶水只摆到

“ 中 国 ”界限之外 ，点心亦有明显差
别，只是恩赐地扔了两块硬煎饼 。

于是 ，一股怒火冲天而起，“廉
者不受嗟来之食”，老祖宗的教诲 自
当不敢忘记 ，在愤愤地到 自 来水管子
灌了一肚子凉水之后 ，我将那些煎饼
一古脑儿推了过去 。

下班时天已全黑 ，车间外电闪雷
鸣，一场暴雨将至 。推出 车子 ，方知
后胎被扎 ，没有一丝丝气了 。想到那
一个多钟头的路程 自 是焦急 ，寻到厂
部请求帮助 ，厂方说他们也没办法 ，
让自 己解决 。我说 ，这样的事要是在
中国发生 ，谁都会帮一把的 ，哪怕找
块塑料布让我披上呢……还想再说什
么，见对方 已经转身忙 自 己的事去了 ，
我猛然意识到 ：他们 已将今 日 的工钱
付给我了 ，我们之间今天已经两清了 。
雇与被雇的之间没有人情 ，没有关切 ，
唯有钱 。

在台风横穿 日 本的这场少见大暴
雨中 ，在11月 深秋时分 ，我推着坏车
摸黑走了 四个钟头 ，唯借雷 电的闪光 ，
才能看清前面的路 ，四周是茫茫一片
水。回到住处 ，已全部湿透 ，冷得说
不出一句话了 。

第二 日 高烧 。
第三 日 厂方让人传来话——因无

故未上班 ，我已被开除了 。
（ 一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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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成是老实人 ，过去因老
实肯干得过不少奖 ，但现在却
忌讳人说他老实 。

也难怪 ，现在老实人
不吃香了 ，办不成“事”，
捞不到钱 ，还处处受欺侮 。
为此 ，老婆没少跟他吵 。
有一次县上评新闻奖 ，他
如实 填 了 自 己 的 发稿篇
数，成绩 出众 ，自 觉一等
奖非他莫属 。谁知评出后
一等奖里偏没有他 。别人
虽然发表的少 ，但统计表
里却填得多 ，超他一倍 。

“ 跟你算倒八辈子霉
了。”有一次 ，不知老婆
那里来了气 ，说了些让他
伤心的话 。老婆 当初明明是因
为他老实才嫁了他 ，谁知才几
年光景 ，就变成两个人

于是 ，他暗下决心 ，
跟上新潮流 。有一次 ，
为了让孩子提前入学 ，
多报了一岁 ，结果好几
天睡不着觉 ，只得去给
老师说明情况。还好 ，
老师只是笑笑 ，并没有
说什么 。

后来 ，他学到一个
说大话的本事 。胡吹 冒
谝，起初还有些不 自 然 ，
时间一长 ，竟也练 出来
了。他本来只有136斤 ，
说出 口 却成 了 163；他
本来见了女人就脸红 ，

却给人说他有情妇 ；他本来对领
导百依百顺 ，偏要给人说他告倒
过几任局长 。

谎言重复一千遍
就成了真的。

每逢老婆听他谈
女人时就醋意大发 ，
真以为他和女人有那
个。任凭石成怎样解
释也无济于事 ，老婆
赌气回 了娘家 ，数月
不归 。

他气得脸发青 ，
想摔 电视机 ，没敢动 ，
最后摔了个碗 。摔完 ，
他心一酸 ，想哭 ，却
没哭 出来 。

后来 ，他想调动工作 ，人家
一打听他爱告领导 ，就再也没有
下文了 。

他心里又一酸 ，又想哭 ，仍
是没哭 出来 。

事情到了这般地步 ，但他还
是不愿让人说他老实 ，还是忌讳
人们叫他老石 （实）。不过从此
以后 ，他再也不敢胡吹 冒谝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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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仁 贵 杂 文 出 书
西铁分局干部焦仁

贵的杂文集 《世相百态
谈》一书 ，已 由 陕西人
民出版社出版 。

焦仁贵十年笔耕不
止，坚持杂文创作 ，发表
杂文400余篇 。本书辑录
了116篇 ，18万字 。内容

广泛 ，涉及面 广 ，举凡政治 、经济 、改
革、廉政 、生 活 、修养 、读书 、世态 、风
俗，无所不谈 ，或歌颂光 明 ，或鞭挞邪
恶，或辨伪求真 ，都倾注了 作 者 对社
会、人生真挚而炽热的感情。（耕耘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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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冬时节去 了 趟武功 ，那是我阔别
十数年 的故地。“文革”期间我是戴着
顶“现行反革命”帽子住在农民家的 ，
吃玉米面做的 “搅 团”、“水 围城”，
逢年过 节 房 东 还会特意送 上 一碗 “涎
水面”。那时 的 日 子 是苦寒 的 。
在如 豆 的 油灯 下 ，我常听房东老
罗对过去的 回 忆 ：早先的武功镇 ，
街市热闹 ，天天 有集 。老罗 自 小
学了 个纳 鞋手艺 ，种地之余还能
赚两个 活钱 ，小 日 子也红火 。那
时的“涎水面 ”要放 口 蘑 、鸡丝 、
鸡蛋 皮皮 、猪 肉 、黄 花 、木耳 、
香油 呢 ，不 要 说吃 ，光 听就 叫人
生津开 胃 哩 。可到 了 “文 革”，
纳鞋也成 “自 发势力”，当 “资
本主义尾 巴 ”给割 了 。老 罗 两 口
只有没黑没 白 地在地里刨 弄 ，可
一个劳动 日 最 多 也不足两 角 钱 ！
女儿 要 出 嫁 ，儿子 要娶媳 ，还有
一个正在上学 ，房东犯 的那个愁呀 ！两
口子脸上 常年挂着 “霜”，少不 了 吵架
拌嘴 ，有时还真格动起手来 ，连我这“阶
级敌人 ”也得充 当 调解贫下 中农纠纷的
和事老呢……

车到武功 已是苍苍薄暮 ，街道变化
不大 ，食摊子零零星星 ，几家个体餐馆
门敞着 ，灯火灿然 。人们还是用 柴草烧
饭烘炕 ，缥缈的烟雾笼罩着 ，给这关 中

小镇凭添 了 几分神 秘 。我想起镇
东那 条 漆 水 河 ，河 畔 曾 有 一片桃
林，在那姹紫嫣红 的季 节 ，学生
常到此漫步 ，朗 朗 读 书 。清亮亮
的小流 ，再衬 上那 无 际 的嫩绿麦
田，真 是一幅 田 园 风光 油 画 ！这
里是个富地 ，据说汉代 的 苏武从
西域归来就落脚于此 ，故尔得名 曰

“ 武功”。镇里有尊宝塔 ，叫武塔
吧，估计 也是 为 苏武而修 的 ，尽
管塔身倾斜 ，但风姿不亚 于意大

利的比 萨斜塔 。每到金秋 ，四 乡 的老婆婆
们便要 到武塔朝拜 ，一片片人群跪伏在塔
下焚香叩首 ，也不知他们在祈祷甚么 。塔
院还 有棵 堪 称 古 迹 的 槐树 ，树身 要 四 人
合围 ，树冠几有篮球场大 ，蓊蓊郁郁 ，极有

神韵 。上镶一块石碑 ，书 “唐槐 ”
二字 ，颇似郑板桥手迹……

踏上武功镇 勾起我无尽情丝 ，
几乎走过了老罗 的家门 。

老罗 的家还是 旧 样 儿 ，可院
落房 间 到处堆 放 的 是粮食 。老两
口见我 ，一眼就认 出 来 了 ，我端
祥面 前 的 老房 东 ，两 位年迈花 甲
的农民 ，竟然未 老 ，仍和十 多 年
前一样 ！老罗一边忙着张罗 晚饭 ，
一边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日 子好
过多 啦 ，大女子 、小儿子早就 自
立了 ，人家进省城学会理发 ，回
来就在镇 上开 了 两家发屋 ，满红
火哩。”老罗 的脸上洋溢着满足 ：

“我呢 ，也 闲不住 ，抽 闲还摆摆鞋摊 ，如
今交上好年头罗。”这是一个道地关 中 农
民的满足 。罗嫂呢 ，她拖来一 口 袋新下来
的包谷棒子 ，非要我带 回京城让娃们尝尝
鲜，可我怎么拿得动 呢……从老 罗 家 出
来，夜 已深 了 。街上 的烟雾 已尽散去 。月
光下矗立 的武塔周 围是一片楼房 ，鳞次栉
比，灯火通明 。呵 ，武功镇 ，这时我才发
觉，对你又有些陌生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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